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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不是新鲜事儿，自古
有之，文人也不例外。苏轼就有个
朋友圈，圈中有苏辙、黄庭坚、秦
观 、晁 补 之 、张 耒 、陈 师 道 、李 廌
等，他们把酒临风，吟诗作赋，亦
师亦友。明末清初，年轻的方以智
也有个朋友圈，他们中有方文、孙
临、吴道凝、方子耀、方其义等，谈
史论道，习武论文，评点时弊。

我三生有幸，现忝入桐城“三
国两荣”朋友圈。

“三国两荣”者，乃小宴游乐之
戏言也。即桐城文坛艺苑之张泽
国、李国春、周国亮、潘忠荣、汪茂
荣等五位先生。他们的名字中，三
位有“国”字，两位有“荣”字。

五位先 生 都 满 腹 经 纶 ，学 富
五 车 ，是 中 华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
弘扬者。

潘先生生于 1940 年代，正准备
高考时，十年动乱开始，只得回乡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恢复高考
后的第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时，他已
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校期间，他
获得过全校小说一等奖，并在国家
级期刊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的
论文。毕业后，因家庭原因，身不
由已，回桐城师范教书，并到县电
大、夜大兼职教授，后调到市（县）志
办工作。他主编的《桐城县志》获得
全国一等奖。先生虽年近八旬，仍
笔耕不辍，因为不擅长电脑，习惯手
写，水笔芯写了一把又一把。

张泽国先生乃大清宰相张英
十 一 世 裔 孙 。 或 许 是 因 为 强 大
的 传 统 文 化 基 因 ，他 自 幼 爱 读
书 ，好 国 学 。 他 治 学 极 为 严 谨 ，
读 书 做 记 号 ，从 来 不 随 手 划 ，而
是一手直尺一手红笔，划得一丝
不 苟 。 他 青 年 时 期 ， 常 常 早 晨
四 五 点 钟 ， 到 三 里 街 的 西 门 山
上 晨 读 ， 大 声 诵 读 经 史 和 桐 城
派 散 文 。 也 是 因 为 家 庭 成 分 ，
他 没 上 大 学 ， 做 工 之 余 上 电
大 。 他 国 学 修 养 深 厚 ， 善 诗
词 、 精 书 法 ， 特 别 是 楷 书 名 闻
遐 迩 。 后 因 为 工 作 原 因 ， 他 对
文 博 、 考 古 、 古 建 等 都 有 很 深

的造诣，并有较为杰出的建树。
李国春先生对古文及古诗词

有“童子功”。他从记事时起，随
继父吟诵诗词、古文，从此，对语
言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因
没上大学，志愿从军。从部队回来
后，半工半读。无论是从军、下车
间、当厂长、做局长，无问寒暑，手
不 释 卷 。 对 古 体 诗 、古 文 辞 、新
诗、散文、小说、公文，样样擅长，
且是快手。

吾师懋躬（汪茂荣先生字）当
年 以 天 城 中 学 文 科 第 一 名 的 成
绩 考 入 安 徽 师 范 大 学 历 史 系 。
他 嗜 书 如 命 ，博 闻 强 识 ，过 目 不
忘。大学四年，课外时间都泡在
图书馆里，每年读约两百本课外
书 。 几 十 年 来 ，皓 首 穷 经 ，孜 孜
以求。在我眼里，他似乎经、史、
子 、集 无 所 不 精 ，儒 、释 、道 、西
（西方哲学）都有涉猎，并阅读大
量 的 古 代 文 人 笔 记 。 汪 先 生 腹
内 就 像 一 座 移 动 的 图 书 馆 。 他
特 别 擅 长 诗 词 、 古 文 、 书 法 、
国 画 及 各 种 评 论 ， 曾 多 次 被 聘
为 王 维 诗 歌 节 、 海 岳 杯 诗 词 大
赛等顶级赛事的终审评委。

周国亮先生一生只干一件事
——书法，真、草、隶、篆、金
石等都颇有造诣，尤其是隶书和
篆刻更是相当精湛。他常常将前
述四位先生的诗文再用书法表现
出来，书、文相得益彰。

五位先生，亦师亦友。潘先生
最长，比张先生长 4 岁，比李先生
长 10 岁，比汪先生长 15 岁，比周先
生长 16 岁，比我长 24 岁。潘先生
当年被聘为桐城电大教授时，张泽
国、李国春曾师从潘先生。我们一
起吃饭时，不论谁请客，大家都让
德高望重的潘先生坐主席。私下，
他们三人经常互相玩笑，甚至相互

“挤兑”，俨然已成为无话不说的
老友。在安徽师范大学时，汪先生
仅比潘先生低两届，学历史专业。
他们谦虚好学，相互切磋，多年来
已成为日常。我最为敬佩李国春
先生，他对比他还小五岁的汪茂荣
先生执弟子礼，对汪先生言必称

师，无论何种场合，总是让汪先生
坐在自己上首，并恭敬有加。韩愈
所谓“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
后生于吾乎”，在国春先生身上得
到真正体现。国春先生的许多高
中同学又是我的小学、中学老师，
我又是汪先生的亲炙弟子。因此，
我常常“目无尊长”地跟国春先生
开玩笑：“从汪先生来说，我还是
你的师兄呢。”张泽国先生不仅尊
潘老为先生，对汪先生也敬佩有
加。彼此间如琢如磨，正所谓“乐
只君子，万福攸同”。

五位先生皆是文人性格。
潘先生中等身材，仙风道骨，

鹤发童颜。说话诙谐风趣，性格
豁达、洒脱、智慧、圆融。他常说：

“我到哪里都是三张嘴下槽——
烟、酒、食。”除烟酒外，他还爱好
麻将。因为思维敏捷，即使与小
年轻们一起搓麻，他常常也能收
获一二。四年前的某天，我说我
藏有 70 度的原浆酒，十年后拿出
来让大家分享。他立即约曰：“十
年后，我俩各自拿出好酒，请上几
位老友，痛饮三日。若天不假年，
权借清酌。”说完，哈哈大笑。达
观如此，足见其心与天地精神往
来。

“不行不行，你必须与我们大
喝三天再走，否则休想。”我也没
大没小。

他性格 真 的 是 好 ，和 谁 都 能
“嗨”得起来，确有子瞻之风——
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
乞儿。

泽国先生形体较为瘦弱，但十
分健谈。每见他说话时，精气神尤
为饱满。国春先生评价泽国先生
说“唯‘真、直’二字尽可以概括其
为 人 禀 性 与 风 仪 ”，最 恰 当 不 过
了。他骨子里受宰相家风熏陶，做
事治学都极为严谨，并有文人风
骨，果敢正直。他从事文博事业数
十 年 间 ，说 真 话 ，做 实 事 ，敢 谏
言。他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不畏权
贵，常与相关领导据理力争，毫不
退让。

国春先生，身材偏高，国字型

脸。可能因为当过兵的缘故，走路
挺拔，现在还能看到他年轻时帅气
英 武 的 影 子 。 他 性 格 尽 显“ 正 、
真”之秉性，有“守正、率真”之特
色。或许是因为人生经历过于丰
富，他总能站在全局的角度思考问
题，不偏不倚。他是性情中人，每
看到不好的现象，总有“路见不平
一声吼”的直面批评，从不隐藏观
点。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聊天，
说到他去医院送杂志给吴鸣震老
先 生 ，看 到 病 床 空 着 ，打 电 话 询
问，接电话是吴老先生的儿子，说
他爸爸几天前去世了。说到此，他
数度哽咽，泪流满面。最让我惊奇
的是，天下文友走到桐城找到国春
先生，都有饭吃，有酒喝。他还常
常喊上我们，凑够满满一桌。人情
往来，从不让别人吃亏。

懋躬先生身材颀长，偏瘦，性
情散淡，谈吐儒雅，俨然谦谦君子
风范。我喜欢从先生游。我开车，
载 上 国 春 、懋 躬 、国 亮 等 几 位 先
生，游邹鲁，拜三孔，登泰山，下江
南，一路上听他讲古代文人掌故，
滔滔不绝，似乎又回到他的课堂之
上。先秦到民国的文人轶事，似乎
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喝酒时，别人
请客，他喝六分；他自己请客，常
常喝十二分，带头喝，直至大家实
在喝不动了才善罢甘休。我们每
次去他家，他肯定拿出家里最好的
酒招待我们，师母甘老师也总是做
几道最拿手的菜——土鸡汤、红烧
肉等。砂锅盖还未揭开，满屋子已
经飘荡着鸡汤的香味了。

国亮先生，膀大腰圆，髭须浓
密，冬天喜欢穿风衣、戴礼帽，有
上海滩许文祥之风。他厚重少言，
喝起酒来俨然有魏晋风度。他从
不在乎别人喝与不喝，自己不喝三
四壶是不会罢休的。每当他贪杯
时，国春先生只要在场，肯定会及
时制止。周先生不论酒意几分，但
只要毛笔在手，酒立刻清醒大半，
笔走龙蛇，一挥而就。

五位先生的学问，在我面前，
都是一座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他
们的做人、处事、治学，和风细雨、
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他们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遇到不顺心的事，
他们常常从“道”上剖析给我听，
让我拨云见日。

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
直。”又有人说，人生一大幸事，就
是偕智者同行，同高人为伍，与贤
者交友。我有幸进入他们的圈子，
常常为他们斟酒把盏，听他们谈诗
论文，如坐春风，受益匪浅。

当今生活浮躁，圈子多而清流
不常见。文艺界有君子如斯，乔木
茂森，高峰入云，桐城之幸。当此
之际，生正逢时，在他们的身边，
我愿永远做一个书僮，为他们牵马
坠蹬，游走四方，或展纸、磨墨、斟
茶，只为他们心情舒畅。

从先生们游，如坐春风里。

在“三国两荣”朋友圈里如坐春风
音十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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